
开满鲜花的冬天
何小军

单元楼下有块小小的空地 ，居 民们贪
图方便把一些生活垃圾随手丢在那里 ，小
区管理人员 多次劝说无果 ，成了 一个垃圾
堆 ，虽说到 了冬天 ，也臭气熏天 。

居 民老 王看不下去 了 ，那天他对小
区管理员 说：“你们负 责把现有 的垃圾
清走 ，然后把这块空地交给我来管 ，我
保证今后再也没人在这里扔垃圾。”小 区
管理员 同意 了 。

垃圾清走后 ，老 王 没事就守在空地
旁看报纸 ，看到有人往这里扔垃圾 ，他
就劝阻 。一天 ，楼上 的李嫂提着 两袋垃
圾就想往空地上扔 。老王看见 了 ，立 即
制 止 。李嫂这人可不好惹：“别人都可
以 扔 ，为 什 么 我 不 可 以 扔 ？你 多 管 闲
事 ！”她把两袋垃圾用 力往地上一摔扭起
屁股走 了 。老王没办法 ，只好 自 己把那
两袋垃圾捡起来 ，扔到不远的垃圾车里 。

看到 有人会捡垃圾 ，居 民们扔垃圾
更是无有恃无恐 了 。老王经常发现 ，白
天刚清理完 ，晚上又出现 了 一堆 。

老 王想 ，这样下去 不行 。于是 ，他
自 己 出 钱在那块空地上砌 了 个花 圃 ，并
在上面 临 时竖 了 块牌子 ：此为 花 圃 ，请
大家别乱扔垃圾 。

老王 的老伴责怪他：“就你会 多 管
闲 事 ，物业公司都不管 ，你操那个 闲 心
干什么？”老王说：“你看看现在那个样
子 ，哪像是有人住 的地方 ，天天 闻着臭
气你不 闹 心 ？以后这 里种满鲜花 ，心情
不 是更好 ，反正我们也没什 么事 ，侍弄
花草可 以丰富我们的退休生活 ，对我们
的身体健康也有好处。”

他挨家挨户 对居 民说：“以后这 里
就是花 圃 了 ，请大家不要再往空地上扔
垃圾 。我会让这块空地鲜花盛开 ，四 季
如春 ，让大家有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。”

居 民们嘴上答应得好好 的 ，可是第
二 天 早 上 起 来 空 地 上 又 有 一 包 包 的 垃
圾 。那砌好 的花 圃 好像成 了 垃圾池 。老
王想 ，得赶紧在这里栽上鲜花 。

老 王 是 园林公司 的退休职工 ，他知
道在郊 区有 园林公司 的 花木基地 ，他借
来一辆三轮车 ，带上老伴到那里买 了 100
多盆鲜花 。园林公司 的花木基地离城里
有 十几里路 ，骑三轮车得半个小 时才能
到 。走 到 半 路 ，天 空 下 起 了 雨 。老 伴
说：“是不是躲一躲 ，等雨停 了 再走？”
老王说：“冬天的雨下不大 ，还是赶路
吧。”回城的路上有一段下坡路 ，被寒风
冷雨一 冻 ，老王 忽然觉得有 些头晕 ，一
时 把 不 住 车 把 ，连 车 带 人 翻 到 了 路 坎
下 ，好在老伴没事 ，身上 只擦破 了 些皮

肉 。她赶紧 打 电 话给物业公司 管理员 ，
管理员立即派车把老王送进 了 医院 。

老王住 院的消息 一下子就在小 区里
传开 了 ，居 民们为 老王 的 事深受 感动 ，
纷纷来到 医 院看望 。还好 ，老王只是一
条手臂骨折 ，别 的没有 问题 。躺在病床
上 ，老王对大伙说：“人老 了 ，身体不
听 使 唤 了 ，想 为 大 家 做 点 事 也 做 不
成。”居 民们听 了 更是心生愧疚 。

半个月 后 ，老王 出 院 了 。回到小 区
那天 ，他发现那块 空地上种满 了 鲜花 ，
鲜花在寒风 中摇曳着 ，仿佛在欢迎老王
的归来 。

小区管理员说：“你住院后 ，居 民们
自 发地凑钱 ，买 了 这些鲜花种上 了 。你
看现在是不是很美 ？居 民们说 了 ，以后
这 花 圃 还 是 交 给 你 打 理 ，大 家 信 得 过
你。”

老 王 高 兴 地 笑
了 。他 说 ：“开 满
鲜花的冬天真美 ！”

爱 的 十 字 绣
冯 海鹏

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 ，她一辈
子只认识几个字 ，那便是我们姊妹几个
的名字 。母亲 的手也不巧 ，小时候 ，我
们姊妹穿的布鞋虽然是她用 尽全力地做
成 ，但总不免遭人笑话 ，针脚大小不匀
啦鞋帮毛糙啦等等等等 。

可 是 ，前 几 天 ，小 妹 打 电 话 告 诉
我 ，她回家 的时候竟然发现母亲在绣十
字绣呢 ！真是出 乎我的意料 ，我怎 么 也
不信母亲会和这 时 尚流行 的东西沾上边
儿啊 。那天 ，我抽空 回家 ，真的看见母
亲坐在院子里 的小凳上 ，面前摆着一个
小方桌 ，桌子上正铺着一幅十字绣 ，她
弯腰低头 ，专注地一针一针地绣着 。见
我 回 来 ，母 亲 一愣 ，连忙收 了 十字绣 ，
不好意思地和我说话 。我拉过母亲 的十
字绣要看 ，母亲推辞说：“不看吧 ，我
手笨 ，再加上老 了 ，手抖 ，你看 ，都绣
成 麻 布 片 了 ！”我 笑 笑 ，说 ：“谁 说

的 ，母亲绣 的最好看 呢 ！”听我这 么 说 ，
母亲不相信似 的看着我 ，最后满足地笑
了 。

我和 母亲聊天 ，聊着聊着 ，话题就
说到 这二年我们姊妹几个生活上 的不顺
了 。的确 ，这 两 年 ，我们姊妹几个事儿
一件接着 一件 ，先 是大姐夫 出 车祸住 了
医 院 ，接着 ，小 妹 的店里失火 ，再加上
我们都买房子成 了 房奴 ，日 子 时常过得
捉襟 见 肘 。说 到 这 里 ，不 知 道 为 什 么 ，
母亲不敢看我 的 眼睛 ，只 是 一个劲儿地
低头擦泪 。

为 了 不 让 母 亲 伤 心 ，我 叉 开 话 题 ，
又说到十字绣 。没想到 ，母亲反 而哭得
更伤心 了 ，我顿 时不知所措 。过 了 一会
儿 ，母 亲 忽 然 对 我 说 ：“二 鹏 啊 ，其
实 ，想想啊 ，妈也挺 感激你们 的 ，这 辈
子我和你爹没本事 ，没给你们 留 下什 么
积蓄 ，可你们 也不嫌弃妈 。妈看你们风
里来雨里去 的 劳 累 ，妈心里不安呢 ，可
是 ，我 一个睁 眼瞎心里急死也 帮 不上你
们什么忙啊 ！”

听 母 亲 这 么 说 ，我 的 鼻 子 顿 时 一
酸：“妈 ，可不能这 么 说 ，俺姊妹经这
些 事 儿 ，和 您 养 我 们 遭 受 的难 处 一 比 ，
算个啥啊 ！您千万别这么想 ！”

母 亲 叹 了 一 口 气 说：“也 对 ，帮 不
上就帮 不上 吧 ！可妈老寻思着给你们做
点啥 ，这不 ，我就学着绣十字绣 ，每家
给你们绣一幅 ！也 叫妈心安些啊 ！”我愣
在那里 ，母亲却慌忙进屋去 了 。

不 一 会儿 ，她拿 出 好几 幅绣好 的十
字 绣 说：“本 来 想 等 绣好 了 再 给你们 ，
可妈老想早些给你们带回去啊 ！”

看 着 母 亲 一 针 一 线 绣 好 的 十 字 绣 ，
我 的泪 水顿 时又流 了 下来 。因为 ，母亲
绣 的十字绣全是百福 图 ！那福字一个挨
着 一个 ，是母亲 唯一
能做的给儿女 的祝福
和祈求啊 ！

送您一桶油
陈 亮

阮老师 是我们村子里最早一批转正
的 民办教师 ，如今 虽然 即将面 临退休 ，但
他凭着对教育工作 的 一腔激情和努 力 上
进 ，被教育组评为小学一级优秀教师 。

近两年教师薪水大幅调整 ，阮老师原
本微薄 的薪水 也跟着水涨船高 了 。只是
随着年龄 的增长 以及长期工作上 的 压 力
和劳 累 ，阮老师竟然患有严重性的老年性
高血压 ，尽管经常药不离 口 ，但他 的病情
还是极不稳定 。时常在 家 或是上课期 间
就会猛不 防发生 晕倒 的 严重现象 。有 次

放学 回家途 中 ，就发生 了 次晕倒现象 ，幸
亏村 民们发现及时 ，叫来救护车才将阮老
师送往医院……

但对于工作严于恪守的 阮老师却从
不 因为 自 己 的疾病 而影响教书 ，平 日 里
除 了 和学生们一道跑步上早操加强锻炼
外 ，即使是课 间十分钟 ，还要拿 出 他 的
看家本领——用 他的 口 琴为 学生们 吹奏
几支 曲 子 。用 他 的话说 ，音乐 能缓解工
作 上 的 疲劳和 烦恼 ，在 某 种意 义 上讲 ，
吹吹 口 琴也是整个身 心 的 一次愉悦和放
松 。这不仅对于工作情绪有所缓解 ，对
身体也很有益处 。

也难怪 ，今年 以来 ，阮老师 的病情
有 了 前所未有 的好转 ，这 不 ，昨天我们
一家人正在厨房里为 过年 的吃食而忙碌
着 ，阮老师竟然还为我们家提来 了 一桶
5 升 装 的 大 豆 油 ，一 进 门 就 乐 呵 呵 地
说：“过 年 了 ，我 给 你 们 买桶 油……”
“ 这是？”我们一家人都面面相觑 ，人家
跟 我 们 不 沾 亲 不 带 故 ，为 何 给 我 们 送
油？“哎呀 ，这不是过年 了 嘛 ，平常都
害得大家经常为我担惊受怕的 ，那次晕
倒 了 要 不 是你们 帮 忙 ，我 可 能 都……”
阮老师边说边迈 出 了 门。“这到底是哪
门 子 事 啊？”爸 爸 提 着 油 撵 出 来 相 让 ，
“ 都是乡里乡村的 ，帮个忙有个啥？看您
也真是礼数多。”

我们也都出来相送阮老师 ，只见他车
子上竟然装 了 一大三轮车青一 色 的桶装
大豆油 。见 此情 景 ，我 不 解地 问 ：“阮老
师 ，您这是？”“噢 ，这是给我们队里人的 ，
家家都有份的 。你们就别再让 了……”我
不 由 得感 叹 ：“我们 队里 30多 户 人家 ，买
这么 多油 ，这可得您 多 少 钱呀？”“不 多不
多 ，也就 两 千 来块钱 ，”阮 老 师 摆 了 摆 手
说 ，“这 点钱算个啥 ，只要我身体美美 的 ，
这 比啥都好 ，今年我 的身体好 ，这搁在往
年 ，哪年不给医院里赞助上万块钱 ？有给
医 院里送终的钱 ，还没我们大家吃 的油 ，
您说是不是？”

听阮老师这么一说 ，我们都感到阮老
师说得言之有理 。但是 ，阮老师的这份热
心和情义却非常难得 ，使得我们今年的整
个新年都感到无
限温暖 。

献血的农民工
汤 贵成

星期天 ，和 同事到 商场买东 西 ，远远
地 ，看见 一辆献血车停在商场 门 口 ，车上
还拉 了 红色横幅：“各医院血源告急 ，请伸
出您的手 ，献出您的爱心 ！”

从来没有 献 过 血 的 我 有 些 动 心 ，此
时 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躺在病床上等着血救

命呢 。
正准备往献血车上走 ，同事一把拉住

我 ，说 ：“献血需谨慎 ，没看新 闻 吗 ？好多
人 因为 献血染 了 艾滋病 ，再 说 ，咱们无偿
献血 ，医院却拿去谋取暴利 ，凭什么？”

他这 么 一 说 ，我有 些 动摇 了 ，再看看
献 血 车 里 ，除 了 医 生 ，根 本 没 有 一 个 人 。
大家都不 肯献血 ，我又干 吗 出 这个头呢 ？
这 么 一想 ，我和 同 事绕过献血车 ，直接走
进 了 商场 。

等我们从 商 场 出 来 时 ，却发现献血
车 旁站 了 好几个人 ，他们都 穿着蓝 色 工
作服 ，裤 管上还 有 水泥 印 子 ，一 看就是
进城务工的农 民工 。

只 见那几 个 民工 排着 队上车 ，袖子
一撸 ，大声 对 医生说：“俺身体壮 ，多
抽点 ！”有个二十多岁 的小伙子 ，一边排
着 队 ，一 边 拿 出 手 机 ，拨 通 了 一 个 号
码 ，大声 说：“大刘 ，叫 几个人到 商场
门 口 来献血！”

我有 些疑惑 ，这 些 人 一 天干十几个
小 时 的体 力 活 ，一天下来 ，常常 累 得如
一 瘫 泥 ，就 不 怕 献 血 后 没 力 气 干 活 吗 ？
同 事 在我耳边 嘀 咕：“是不是现在改成
有偿献血了？”

我们决定停下来看 个究竟 。他们献
完血 ，立 即就下车 ，把位置腾给后上来 的
人 ，不但没收 一 分钱 ，连礼物都没拿 。先
下车 的几 个人 ，在 旁边站着等后面 的人 ，
看样子 ，他们都是一个工地的工友 。

眼 看 着 他 们 一 个 个 献 完 血 准 备 离
开 ，我和 同 事赶紧走 过去 ，拉住 其 中 一
个年轻 的 小伙子搭讪：“你们都是来献
血的？”

“ 是啊是啊 ，今天休息 ，咱几个工友
约好 了 出 来买点 东 西 ，看到献血车 ，就
献 点 呗 。现在 医 院缺血 ，咱能帮 一 把就
帮一把。”小伙子倒热情 ，比医生还宣传
得卖力 。

“ 你就不怕染上病？”我好心提醒 。
“ 怕啥 ？咱 都献过好 多 回 了 ，染病 的

毕竟是少 数 ，别 听新 闻 上瞎说 ，吃 肉 还能
得病呢 ，难道咱不吃 肉 了 ？”小伙子反过来
“ 教训 ”我。“在 咱们村 ，一 家有 困 难 ，家 家
都帮忙 ，众人拾柴 火焰高 ，每个人都献点
血 ，那些生病的人就有救 了 。现在见死不
救 ，等哪天你有难了 ，谁帮你呀？”

因 为和 我说话 ，小伙子落在 了 后面 ，
前面几个工友不停地催 ，他赶紧大步追过
去 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，我忽然感到无
地 自 容 ，他们远离 家 乡 ，在城里人冷漠 的
目 光 里 ，干着最 累 最脏 的活 ，住着最差 的
房子 ，拿着微薄 的薪水 ，却愿意伸 出 他们
的手臂 ，传递着爱 与 信任 ，而 一 向 看 不起
农 民工的都市人 ，又做了 些什么呢 ？

我坚定地走上献血车 ，决定像那些农
民 工 一 样 ，为 这 个
日 渐冷漠 的 社会添
一把温暖的火 。

越南“政改”改几许——总理在国会挨批

越南总理阮晋 勇

近年 来 ，越南 在政治改革方
面取得一 些成就 ：越南 共 产 党通
过 党 内 直 选 、自 荐 参 选 、差 额 选
举 、党 内质询制度 、重大事项 由 党
内 无记 名投票来决定等 ，初 步实
现了 党 内 民主 ；针对腐败问题 ，越
南立法要干部公开财产 。

国 会代表 当 面呼吁 总理下 台
2012年 11月 14日 ，河 内 巴

亭会堂 。国会代表正在质询 四面
楚歌的越南总理阮晋勇 。

据法新社和 美联社报道 ，整
个质询过程进行 电视直播 。国会
代表杨忠 国毫不 客气地抨击说 ，
越南 经济深陷 困 境 ，总理阮晋勇
须为 此 负 责 ，应该下 台 。在质询
中 ，国 会代 表公开要求党政核心
领导人 引 咎辞职 ，这在越南 还是
首次 。

“ 颜面尽失 ”的阮晋勇 讪讪地
表示 ，只要越共要他继续干下去 ，
他就会 这 么 做 。阮 晋 勇 2006年
上任 ，2011年再次担任总理 一职

（ 任期 5年）。
早 在 2012年 10月 22日 ，阮

晋 勇 就 因未能管理好经济 ，向 全
体国会代表和广大人 民道歉。“我
明 白 自 己 的政治责任以及所犯的
错误 ，”他说 ，“我们已经吸取了 教
训。”

越南 国 企贪污腐败 、效率 低
下 ，尽人 皆知 。阮晋勇 当 时誓言
会继续改革国企 。阮晋勇 的公开
道歉 ，则被视为越共新一轮 自 我
批评浪潮的一部分 。

阮 晋 勇 “惨 遭 修 理 ”的 大 背
景 ，是越南 近年来不断强化 国会
对政府和越共领导干部的质询和
监督 。越南官方通讯社报道 ，根
据国会 2012年 11月 通过的法案 ，

政府 高 级 官 员 均 需
接 受 国 会 信 任 投
票 。包 括 总 理 阮 晋
勇 、国 家 主 席 张 晋
创 ，以及 副 总 理 、国
家 副 主 席 等 在 内 的
49名 高 官 将成为 首
批接 受 国 会 信 任投
票的官员 。

投 票 计 划 于
2013年 5月 举 行 ，
届 时 500名 国 会 代
表将对 官 员 分别 作
出 “非 常 信 任 ”、
“ 信 任 ”和 “信 任
度低”的投票 。如果半数以上的
代表连续两年对一名官员投 “信
任度低”票 ，该官员将接受不信
任投票 ；如果投 “信任度低”票
的代表达到三分之二 ，该官员将
立即面临不信任投票 ，倘若不信
任投票通过 ，该官员将辞职或被
撤职 。投票结果会对外公布 。

国 会不是橡皮 图章
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

庄礼伟表示 ，越南 国会之所以能
以投票方式对行政部门进行制衡
甚至公开批评政府 ，根源在于国
会代表来 自 直接的差额选举 ，选
民对 国 会选举态度认真 、积极 ，
代表们也不能不关心选 民利益 。

至于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
得票 率 进行公开宣布 ，庄礼伟认
为 ：“这种透 明 来 自 自 信 ，也来 自
公仆对人 民的谦恭。”

电视直播国会代表对高官的
质询 ，这使得代表和高官 （包括总
理 和 各 部 长 等 ）都 不 敢 等 闲 视
之 。曾有政府官员被问得瞠 目 结
舌 ，脸上 冒汗 。

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学者
张明 亮告诉记者 ：越南 国会 虽 不
像西方议会那 么强势 ，但它并非
象征 性 机 构 ，其 权 力 不 容 低 估 。
2010年 ，国会投票否 决 了 由 阮晋
勇提出 的连接河 内 与胡志明市的
高铁计划 。张 明 亮注意到 ，进行
质询 的 ，主要涉及 民生 、教育 、卫
生等领域 ；在 国防 、军事和外交方
面 ，很少有公开质询 。

显 而 易 见 的 是 ，国会 的批评
和监督 ，有助于越共 了解 民意 ，避
免犯愚蠢错误 。不过 ，庄礼伟强
调 ，由 于越共对 国 家 的领导权 已
写入宪法 ，因此 ，活跃国会议政气
氛 ，也 是从维护越共领导地位考
虑的 。

实行更 多 的 党 内 民 主和 制衡
根据中 国长江商学院前高级

研究员 罗 天昊 的研究 ，越南 1986
年走上 “革新开放 ”以来 ，比较注
重党内 民主和制衡 。

罗天昊认为 ：越共九大（2001
年 ）以后 ，形成 “三驾马 车 ”格局 ，
党的总书记 、国家主席 、总理形成

分权模式 。越南的政
治 局 规模 也 不 大 ，目
前 只 有 14人 。政 治
局 核 心 成 员 ，分工 明
确 ，分权制 衡 。总 书
记 是 中 央 书 记 处 成
员 ，不担任国家元首 ；
总 理实权较大 ，但 无
军 权和 党 权 ；国 家 主
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
政权 ，总 书 记 有 实 际
军权和 有 限 的 党权 ；
国 会 主席 职权 虽 虚 ，
但近年得到充实 。在
高层 ，党政 军 权 力 较

分散 ，呈现制衡色彩 ，总书记不再
一权独大 。

在 2011年 初 的 越 共 第 十 一
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，中央委员亦
实 行 差 额 选 举 。大 会 投 票 确 定
279名 中 央 委 员 会 委 员 候 选 人

（ 包 括 中 央 委 员 候 选 人 218人 ，
中 央候补委员候选人 61人 ），大
会投票产生 175名 中央委员和 25
名 中央候补委员 ，差额选举比例
为 24.57%。

路透社也承认 ，越共党 内 民
主 有 些 实 质 性 进 展 ，2010年 ，
越南第三大城市岘港有权选举市
委书记的人 ，扩大了 6倍 ，达到
300人 。

这 10年 来 ，云 南 省 东 南 亚
南亚研究院研究员朱振明多次到
访越南 ，亲眼 目 睹 了越共党 内 民
主的进步 。不过 ，他强调 ，外界
传 言 越 共 总 书 记 也 实 行 差 额 选
举 ，但在越共十一大上 ，并未出
现这一幕 。

朱振明亲身感受到 ，越南高
层和底层之 间 的 交往 比较频繁 ，

老百 姓也很容 易见到部级官 员 。
越 南 高 层 在 民 众 面 前 并 不 摆 架
子 ，很随和 ，和百姓关系非常和
谐 ，双方的交流也没有 障碍 。政
府官员 时不时地开开玩笑 。他们
外 出 都 是 轻 车 简 从 ，并 没 有 封
路 。此外 ，上下级官员之 间没有
明显的等级秩序 ，地方官员和中
央部门 的官员 ，也起争执 ，没有
套话空话 ，同意就是同意 ，不 同
意就 当 面指 出 。在 一次会议上 ，
越南某省一副书记毫不客气地埋
怨越南 贸 易部某司长：“中央给
我 们 的 承 诺 ，事 实 上 并 没 有 到
位 ！”参 加 此 次 会 议 的 朱 振 明 ，
对这个细节印象颇为深刻 。

张明亮告诉记者 ：越南在党
内 民主化方面 、民意代表机构权
力的实质化方面 （如直选比例较
高 ），做得 比较好 ，这 是进 步之
处 。究其原因 ，张明亮的越南 同
行 称 ，内 外 因 皆 有 。南 越 倒 台
后 ，原来的军工教等各界人士逃
到美 国 ，这 些人原本相对 民主 ，
又受美国的大环境影响 ，在海外
持续抨击越共 不 民主 。在 内 部 ，
民众不断批评党的各种 问题 ，迫
使越共 不得不 民主 。另 外 ，在越
共党内 ，一言堂的传统很少 ，这也
增进 了 民主观念 。

在越南 街头 的宣传标语上 ，
写着颇耐人寻味的文字：“党是领
导 者 ，人 民 是 主 人 ，政 府 是 管 理
者。”单从这个标语来看 ，很难判
断究竟谁说 了 算 。庄礼伟认为 ：
从 目 前情形看 ，越南 的政治发展
仍 以党 内 民主 为 主 导 ，以大众 民
主为 辅 ，但这种党 内 民主 落实 的
力度确实很大 。

（ 据 《青年参考》）

埃及军方表态暂不干政
埃及军方 总参谋长 西德基

苏 卜 希 17日 说 ，军方会尽量避免
参与政治 ，除非埃及面 临 “复杂 ”
局面 。

苏 卜 希当天在阿联酋阿布扎
比参加一场活动时对路透社记者
表示 ：“我们没有政治色彩 。我们
不想参与政治局势……我们有时
候可 以协助应对 问题 ，如果局面

变得更加复杂 ，我们可 以发挥作
用。”

埃及近来政局动荡 。多
地 民众持续示威以表达对政府的
不满 ，多次与警方冲突 ，造成大量
人员伤亡 。不少示威者和反对派

人士指责总统穆罕默德 ·穆尔西
和支持他的穆斯林兄弟会把持政
权 ，在 埃 及政 治 与 法 律 上 “一 言
堂”。

有 分析认为 ，政府 与 反对派
对立局面难 以化解 ，军方态度对

政局发展趋势有关键作用 。
苏 卜 希 说 ，穆兄 会和 反对派

团体有望一到两周 内 以某种形式
实现全 国对话 ，而 军方不会对任
何一方有倾 向性 。

谈及当 前安全局势 ，他说 ，埃

及还没有 出 现 “非 常严重或非常
危急的 ”局面 。

多名西方国家外交人员和分
析人士对此解读称 ，埃及 军方 的
底线是 ，避免 2011年大规模 民众
示威的重现 。

埃 及 2011年 爆 发 大 规 模 反
政府示威 ，迫使时任总统胡斯尼
穆 巴拉克辞职 。　（辛 华 ）

印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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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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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
单
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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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 国 《卫报 》报道 说 ，虽
然 没 有 像 中 国 那 样 投 入 巨
资和人 力研发杂交水稻 ，但
是 肥 沃 的 土 壤 和 适 宜 的 气
候 使 印 度 稻 米 单 产 水 平 创
出 新 的 世 界 记 录 。印 度 东
北 部 比 哈 尔 邦 一 个 位 于
Sakri河 旁 边 的 小 村 庄
Darveshpura稻 米 单 产 水 平
达到 每公顷 22.4吨 ，创 出 新
的 世 界 记 录 。令 人 惊 讶 的
是 ，这样高 的 单产水平既没
有采用 任何化工肥料 ，也没
有采用杂交技术 。

这 项 单 产 记 录 由
Darveshpura村 一 位 名 叫
Sumant Kumar农户创造 。去
年 水稻 收 割 之 前 这 位 少 言
寡 语 的 农 户 就 乐 观 地 预 期
产量可能会创 出 新高 ，他估
计 每 公 顷 单 产 可 能 会 比 往
年增加4—5吨 。最终的事实
证 明 他 的 预 期 过 于 保 守
了 。收割 时工人们发现 ，稻
米穗子 比 以往要特别 沉 ，而
且颗粒也更饱满 圆润 。

称 量 结 果 大 大 超 出 了
所有 人 的预期 ，每公顷单产
竟然高达 22.4吨 （约合每亩
2986斤）。超过 了 有着 中 国
“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”之 称 的 袁
隆 平 创 出 的 公 顷 19.4吨 的
世 界 记 录 。这 个 单 产 记 录
也超 出 了 国 际 稻 米 研 究 协
会 和 美 国 基 因 改 良 公 司 在
试 验 室 条 件 下 所 创 造 出 的
记录 。　（张 美 奇 ）


